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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勾勒 Gramsci 的勞動階級學校教育觀點，藉由分析 Gramsci 之霸權、

知識份子與教育間的關係，理解 Gramsci 意圖透過學校教育歷程，生產勞動階級知識份子集

團，以達成建構勞動階級霸權的社會革命目的。Gramsci 將「勞動」視為是勞動階級學校教

育成功的關鍵元素，並倡導共同學校體制作為勞動階級建構其霸權的基礎，在共同學校教育

歷程中，勞動階級兒童能獲得普遍、人文的共同文化，成為發展普遍智性能力的起點，並在

學習中改變既有的階級態度與習性，建構出一個作為統治階級所需的態度、能力與階級意

識，提升勞動階級的智性水準，並逐步建構知識份子集團，在市民社會中獲取霸權，以實現

其建立新國家的最終目的。 
 

關鍵字：霸權、知識份子、教育、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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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Gramsci 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中，少數對教育進行詳細分析的學者之一，其對於教育領域的關

注不僅築基於其勞動階級革命之政治理論，同時也是其身陷囹圄時，對其兒子與侄兒之學校教育

的觀察與反思，因此也具有某種程度的實用性(Grace,1981)。由其政治理論層面而論，其對教育的

分析乃與其霸權(hegemony)、知識份子(intellectuals)與勞動階級霸權建構等論點息息相關。 
在 Gramsci 的視野中，霸權的關係即是一種教育上的關係，而教育則是霸權的整合元素之一 (Coben, 
1998; Entwistle, 2003)。霸權的教育關係意指統治意識型態的生產與再製，其目的在於維繫一種統

治與被統治之階級關係，藉由架構出一個意識型態領域，以達成知識、意識型態與價值體系的建

構與再製。此一意識型態領域貫穿整個社會生活，而學校領域僅是其中一環，但卻對意識型態領

域具有決定性。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能藉由學校教育功能，在毋須施行明顯壓迫條件下，

即可將既存之秩序予以合法化，維繫統治霸權。對 Gramsci 而言，此種學校教育在統治技術上所

具有的獨特性，且成為開啟勞動階級發展其霸權的重要領域。 
由 Gramsci 之勞動階級革命理論基礎上，學校教育具有轉變整體勞動階級之階級意識與階級

態度，並朝向霸權建構的功能。在以意識、知識與價值建構作為核心內容的學校教育中，勞動階

級兒童得以轉換其既有世界觀、獲取批判、分析、比較等智性工具，養成身體與心理層面的學術

勞動習性，形成勞動階級文化與政治鬥爭的知識份子或菁英階層，作為勞動階級革命運動的代理

人，使整體勞動階級能習得統治階級生活態度，建構高等文化，以利於奪取傳統資產階級所掌握

的文化霸權。因此對勞動階級而言，教育概念如同一種反資本主義的霸權論述，勞動階級若欲取

得政治權力，必須以勞動階級新文化的普及為基礎，因而勞動階級霸權與文化的建立，成為勞動

階級取得政權並邁向理想的倫理國家的先決條件。在 Gramsci 的觀點下，教育體系的整體目的即

在為勞動階級發展出一套適合態度，建立勞動階級知識份子階層作為提高勞動階級的整體智性與

道德的元素，使勞動階級由資產階級價值體系中解放出來，扭轉階級錯誤意識，由資產階級之文

化基礎上，建構出勞動階級文化使成為社會主流文化，以取得市民社會領域的文化領導權。 
是以，教育問題對 Gramsci 而言乃是整個勞動階級之階級地位問題，也就是整體勞動階級建

構正確階級意識，並建立新文化的問題，其首要的步驟乃是促使勞動階級自身擺脫作為政治與社

會奴隸的命運，以釋放其心靈 (Ransome, 1992)，將心靈由統治與被統治之階級關係中解放出來，

而學校教育即是達成階級意識解放的基礎，能使勞動階級超越常識觀感的限制，哲學地進行思考，

讓學生能夠成為一個能夠進行思考、研究與統治能力的個體，進而建立起勞動階級的有機知識份

子集團，提升勞動階層的文化，並成為市民社會霸權。 
Gramsci 對於教育領域的有關論述，主要環繞在其對於義大利墨索里尼法西斯政權於 1923 年

所推動之 Gentile Reform 教育政策的批判上 (Grace,1981; Entwistle, 2003; Sassoon, 2000; Simpson, 
2003)。本文企圖藉由分析 Gramsci 對 Gentile Reform 教育政策的批判論述，釐清在資本主義社會

中其所構想之勞動階級學校教育的論點，由於 Gramsci 的教育論點與其霸權、知識份子的觀念相

互聯繫，因此本文將首先解析其霸權理論與教育之間的關係，其次則闡述 Gramsci 之學校教育理

念基礎，接著則說明其為解決義大利教育改革對勞動階級所造成之危機，而倡導規劃之共同學校

體制及其內涵，最後則由其學校教育觀點論述反思台灣學校教育現況並進行結論。 
 

 

 

貳、Gramsci 霸權理論與學校教育概念 
 

Gramsci 的教育概念乃植基於其政治革命理論，並與其文化霸權觀點密切相關。依據 Gramsci
的論點，教育領域乃是資本主義國家反覆灌輸統治意識型態的場域，用於維繫統治與被統治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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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但由於此領域也具有促使勞動階級啟蒙自身、發展自我階級並獲取文化霸權的關鍵地位，是

以對 Gramsci 之教育概念的分析必須將其置於文化霸權理論之下才得以彰顯。 
 
 

一、Gramsci 的霸權概念 
 

Gramsci 的霸權(hegemony)思想對馬克思主義論述具重要貢獻，同時也是理解其政治教育概念

的關鍵。然而在馬克思主義論述的發展歷史中，Gramsci 並不是第一個使用霸權一詞的馬克思主

義者。在 1880 時期，霸權一詞即被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 廣泛指涉無產階級的革命策略

(Simon ,1991)，即無產階級與知識份子、小農階級進行聯盟，並進行領導以革命推翻 Tsarism (Coben , 
1998)。Lenin 也採取此種觀點，將霸權與無產階級相聯繫，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之無產階級

既是指導階級也是統治者，統治意謂專政，而指導意謂同盟階級的同意領導，亦即無產階級執行

對其他同盟階級的霸權，以及對敵對階級的獨裁專政(W. Cox ,1993)，此種霸權概念描述無產階級

對農民及其他潛在支持革命之團體聯盟上的領導權。Gramsci 由此基礎進一步擴展其霸權概念，

將其應用到資本主義國家之資產階級統治之上，意指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對其他從屬階級

的領導權。 
Gramsci 將霸權與資產階級相互連結的主張，係源於其考察蘇聯 1917 年革命經驗所獲得的洞

見。他藉由區別蘇聯與西方資本社會階級國家在市民社會結構之複雜程度上的差異，認為西方社

會市民社會的高度複雜性與蘇聯所具有之尚未發展的原始市民社會不同(Gramsci, 1971, p. 263)。蘇

聯所具有的原始市民社會型態，剛開始發展且尚未被納入國家整體統治技術之中，國家統治與市

民社會相互分離，國家統治無法藉由市民社會的領域來獲得保證，僅能藉由武力層面來維持；相

對地，西方國家具有複雜的市民社會結構，國家介入市民社會，使市民社會領域成為國家統治的

延伸，其對國家統治的影響性乃以意識型態文化領域為核心，統治階級在市民社會中擁有文化霸

權或領導權。是以由 Gramsci 的觀點來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乃是資本主義階級藉由國家

武力與市民社會文化霸權進行統治的社會形構，市民社會融入國家統治，有效地防止社會變革。 
上述 Gramsci 所論及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武力與文化霸權統治的雙元手段，乃發軔於 Machiavelli
將權力視為半人半獸的觀點，在此觀點下權力之執行不僅有武力的直接脅迫，也須藉由意識型態

領域的同意手段進行統治，透過武力與同意的統治策略，使既有統治確保其有效性。因此 Gramsci
權力觀點不僅關注藉由武力進行統治，同時也關注市民社會的意識型態領域中，文化霸權效果影

響下，民眾主動同意統治的精緻手段，從而擴展統治與被統治的意涵。Gramsci 更認為此種市民

社會領域之文化霸權的取得在統治上具有優先性：「一個社會集團能且必須在贏取政府權力之前，

就已經執行霸權（這就是贏取政權的最基本條件）」(Gramsci, 1971, p.57-58)。因此由 Gramsci 的

觀點而論，霸權乃是一種階級間的關係，以資本主義社會為核心，所架構的意識型態領域(Gramsci , 
1971, p.365)，此領域中知識的方法與意識能被形成與再形成，即一個階級對其他從屬階級實行霸

權，具統治地位的階級不僅需藉由武力等強制力量進行統治，同時也必須結合意識型態的運作，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教會、學校、家庭等制度之運作，貫穿市民社會領域的日常生活，其目的在

於取得群眾的同意統治(Brooker, 1999；Coben,1998；Edgar & Sedgwick, 1999; Simon,1991)，以鞏

固或建立霸權。 
然而，Gramasci 進一步指出，隨經濟生產力的持續發展，資本主義國家之生產力與生產關係

將產生矛盾，此種底層矛盾將使上層建築中既有的意識型態無法與經濟基礎發展同步，而逐漸導

致統治意識型態與群眾之意識型態上的矛盾，並形成資本主義階級國家的霸權危機，從而開啟勞

動階級在意識型態領域建構其霸權的契機，透過反資本主義霸權的革命行動，勞動階級能逐步提

升智性程度，建構在市民社會領域的文化霸權，朝向奪取資產階級政權並建立新國家的道路。因

此霸權成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在市民社會領域中競逐的焦點。 
無論是由統治階級或由勞動階級的角度來理解，Gramsci 認為，所有的霸權關係必然是一種

教育上的關係(Gramsci , 1971, p.350)，如同教育領域中教師與學生的教學相長關係，也就是在霸權

的教育關係下，新世代能夠與既有的世代相互接觸，吸收其經驗與歷史上必然性價值，並且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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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在歷史上與文化上的個性。此霸權的教育關係，不僅存在於教育領域的師與學生之關係之

間，也存在於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領導者與被領導者、菁英與群眾的關係之中。由於霸權關

係預設領導者與被領導者的存在，因而無論是統治階級為維繫統治所進行的一系列統治意識型態

運作，或是被統治階級對於既有意識型態的批判，皆必須藉由領導者的導引，而此領導者對於

Gramsci 而言就是各階級的知識份子，知識份子成為市民社會領域中霸權建構的中介。 
綜言之，霸權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基本階級，藉由市民社會領域對群眾進行智性、道德與意識

型態的影響程度。其既包含資產階級對於從屬階級在智性、道德與意識型態上的霸權，也包含勞

動階級自身進行自我批判，提升智性層次，創造新的意識型態，而獲取市民社會霸權。此種爭取

霸權的鬥爭恆常性持續，屬於意識型態領域領導權的鬥爭，也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之意識型態，

與被統治階級掙脫此種意識型態，並建立新型意識型態之間的鬥爭，而鬥爭的代理人則是各階級

的知識份子。 
 
 

二、知識份子與霸權建構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階級之鬥爭將日趨激烈，在此持續、激

烈的階級鬥爭歷程中，霸權之維持與獲取在鬥爭中具有決定性地位，因而市民社會霸權之取得成

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相互競逐之首要目的。在此霸權爭奪的過程中，Gramsci 指出知識份子

乃是此鬥爭歷程中的代理人，除對各自階級內部具有領導與凝聚作用外，也對階級外部進行整編

與引納功能。 
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Gramsci 認為知識份子集團並不是獨立於階級之外的一種中立社會類

別，而是在維持政權的過程中，塑造導引大眾的共同信念(姜添輝，2002)，且隨統治之需求擴張

而擴張、藉由交換國家行政職位而與統治階級緊密產生有機連結，並執行社會霸權以及政治管理

的從屬功能，首先是群眾自發性地同意統治階級所加諸於社會生活的方向，此種同意源於認可統

治階級的價值體系；接著則是國家強制性權力，藉由法律的運用，對那些認同統治的群體進行規

訓(Gramsci , 1971, p.12) ，目的在於壓制勞動階級的集結可能性，要求群眾接受一種統治意識型

態，達到限制勞動群體產生抗拒意識型態的可能性，也就是企圖使勞動階級失去批判反省的能力，

失去實踐能力，讓勞動階級受到統治階級意識型態的影響進而削弱革命行動，並產生理論與實踐

的分離、思想與行動的分離的現象，以維繫統治階級之霸權。 
因此藉由打破將知識份子構想成一種獨立於階級且具中立性的知識份子類別的錯誤論述，並

揭露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知識份子階層與統治階級的緊密結合特性，Gramsci 進一步主張所有社會

階級都有其自身知識份子(Gramsci, 1971, p.5)，此論點賦予勞動階級具有產生其階級自身的知識份

集團、能進行自我批判與覺察，進而轉變所建構的既有統治階級意識型態的能動性。是以勞動階

級本身的知識份子無須外求，能由內部自行產生，並組織與領導勞動階級，進行反資本主義霸權，

並建立勞動階級霸權的鬥爭。 
Gramsci 關注資本主義社會中勞動階級知識份子的培養，植基於「人人都是哲學家」的哲學

主張(Gramsci , 1971, p.323)，他認為勞動階級具有成為知識份子所需的智性成分，因此人人具有發

展成為知識份子的潛能，能夠加以改造使其執行知識份子所具備的功能。而此種改造根據 Gramsci
的看法，係藉由改變智性活動與肌肉神經活動的比例關係著手，也就是提高智性活動的比例，降

低肌肉神經活動，將此種關係加以調和，一方面確保作為創新世界之肌肉－神經活動的物質性力

量，另一方面則能提升智性活動而能引導物質力量的方向。 
基於歷史唯物主義的理論必然性，即勞動階級將取代資產階級成為進步階級論點，Gramsci

將勞動階級所產生的知識份子視為有機的知識份子，一種依托於一定新階級的發展而出現的知識

份子。有機知識份子不同於在社會變動過程中，憑藉文化的持續傳承而保持相對穩定地位的所謂

傳統知識份子，此種有機知識份子發源於勞動階級自身，並在實踐與理論統一的條件下，與勞動

階級大眾形成有機性聯繫，即知識份子在批判日常生活常識的過程，並產生各種精緻且具一貫性

與科學性的思想形式之中，決不忘卻與普通人保持連繫，進而將普通人導向更高的認識生活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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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行意識型態改革（啟蒙），而非藉由知識份子的規訓來使得普通人無法超越自身（統治）。 
也就是能夠使知識份子集團與普通人接觸而建立一個智力與道德集團，使得此一集團的所有群眾

（非僅是知識份子）能夠在政治上進步。因此有機知識份子必須具備理論家與實踐家等雙重角色

(Gramsci, 1971, p.10)，經由參與群眾的日常生活，批判常識觀感，進而予以精緻化與科學化並形

構出新的意識型態，也就是產生新的世界概念，使得群眾能夠在思想與行動上統一起來，同時能

引導群眾進行組織，並產生政治意識與革命實踐行動，以進行社會變革，使得實踐與理論統一。 
質言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與勞動階級恆常地為奪取市民社會之領導權，而藉由

所屬階級的知識份子來進行鬥爭，即統治階級維護統治之意識型態以及被統治階級掙脫統治意識

型態並建立新型意識型態之間的鬥爭。然而，由於勞動階級在唯物主義之理論發展上將成為進步

的力量，因此勞動階級的知識份子將成為有機的知識份子，能夠改革勞動階級之意識型態，提升

階級文化，並得以組織群眾，並進行革命實踐，獲取市民社會霸權，朝向社會主義國家前進。 
 
 

三、學校教育與知識份子及霸權的關係 
 

前述已論及 Gramsci 將霸權關係構想為一種教育關係，而此種教育關係乃是社會基本階

級藉由自身之知識份子群體對群眾進行意識改革與提升的領導關係。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

歷程中，由於作為底層的經濟基礎進行變革，將影響到上層建築的發展，因此如果上層建築

之發展，無法與經濟體系發展同步，將產生社會群眾之智性水準，無法跟隨經濟基礎發展所

導致的矛盾現象，並衍生霸權危機。因此 Gramsci 認為統治階級必須能夠隨著經濟基礎的不

斷變革，並介入市民社會領域，持續地將廣大的人民提升到新的道德與智性水準。此種國家

持續性地介入致力於作為一個教育者，將社會大眾的知性水準提升到基礎之經濟結構同樣的

水平，而此提升群眾之智性層次的特性，即是國家的倫理性質：每個國家都是倫理的國家，

因為它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把廣大民群眾提高到符合生產力發展需要以及統治階級利

益之特定文化與道德層次。( Gramsci , 1971, p.258 ) 在資本主義國家介入大眾在智性與道德

之提升以維護統治霸權的調整活動中，Gramsci 認為學校體系的積極作用、法院的強制與消

極的教育功能，以及私人領域的創舉與活動，這些因素的交結形成統治階級的政治與文化霸

權的機器（Gramsci, 1971, p. 258）。意識型態改革成為維護統治階級霸權的核心，因此以知

識方法以及意識的形成作為核心活動的學校，勢必成為霸權維繫的重要工具，學校成為霸權

實踐得以運作的領域，也是積極的文化工作場域，得以創造與再製造統治文化 (Simpson, 
2003)。對 Gramsci 來說，學校教育體系是除政黨角色之外，得以扮演聯繫群眾、知識份子以

及專家知識之間的重要機構(Sassoon, 2000)，也就是藉由學校教育得以生產知識份子階層，

並藉由知識份子的啟蒙與領導功能提升群眾的智性水準，作為霸權維繫與發展的條件。 
Gramsci 論述在經濟發展下，知識份子需求與教育擴張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在經濟基礎

持續發展下，社會分工日趨複雜，形成對各類專家需求，此種需求成為教育體制擴張之基礎，

因而各種不同教育組織形式以及各種學校階層的出現，反應社會分工下知識份子的複雜性： 
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由於各種複雜的實踐活動，而且科學與生活如此交織，每個實踐活動傾

向設立一種新型的學校，以培養自己的執行者與專家，因而創造出高等的專家知識份子集

團。(Gramsci, 1971, p.26)在經濟基礎持續發展下所產生的社會分工複雜性，產生對於各類專家與

知識份子需求，同時開啟學校教育體制的擴張，這些擴張基本上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統治階

級因應經濟變革所進行的介入活動。 
但是對 Gramsci 來說，學校教育體系在孕育各類型知識份子歷程中，也開啟勞動階級培養其

有機知識份子的可能性，藉由學校教育體系所提供之意識改革功能，勞動階級大眾能批判自我意

識、發展適合的階級態度，建立其自身的有機知識份子集團，學校教育領域成為勞動階級霸權建

立的根本因素( Grace,1981)。Gramsci 指出藉由學校教育擴張，勞動階級得以培養出其有機知識份

子集團，其中共同學校畢業之後屬於大學階段之技職教育成為勞動階級之有機知識份子基礎 
(Gramsci , 1971, p.9) ，大學階段之技職教育所涉及之工業勞動的科學化與理論化，能使勞動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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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自身的活動，進而提升其智性元素並具有改變智性與神經－肌肉關係的作用、改變智性與肌肉

－神經之活動的比例關係，而具備發展成為勞動階級有機知識份子所必備的潛能。 
綜言之，學校教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論是由統治的資產階級角度或由被統治的勞動階級

角度而言，都是培育階級自身知識份子的場域。由統治階級層面而言，藉由學校教育培育各種不

同的知識份子階層及其作用，提升群眾之智性水準，以恆常地維繫資本主義國家的運作與既有霸

權；由被統治階級層面來說，則是藉由學校教育得以進行勞動階級意識改革，使群眾得以批判與

反省自身意識，改變智性勞動與體能性勞動間的比例關係，發展自身的有機知識份子集團，傳佈

新的意識型態。因此，對關注於勞動階級霸權建立的 Gramsci 而言，學校教育領域如同是一種反-
霸權論述 ( Carmel,1995)，同時也是孕育勞動階級新霸權的溫床。 
 
 
 

參、Gramsci 的學校教育理念基礎 
 

在「獄中札記」一書中，Gramsci 藉由對義大利教育改革的反思，舖陳其對於學校教育的各

種看法，其觀點著重在學校教育的應然面上，較少涉及教育哲學層面上的討論，同時也與其關注

勞動階級的革命觀點緊密聯繫。以下由教育目的與內涵、學校與課程內容的探討、教育方法的見

解、學生與教師的角色等各層面，論述其對於學校教育的基本概念。 
 
 

一、教育目的與內涵 
 

源於所主張「人人都是哲學家」的信念，Gramsci 肯定人的能動性，認為人能夠在知識份子

的導引下，由其俗成的常識觀感中解放出來，對各種約定的風俗以及既有的世界觀進行反思批判，

從而建構對於世界的新理解，而此種新理解即是解除民間迷信之世界觀以及解除資本主義的階級

差異規範，建立屬於勞動階級的世界觀。 
在新世界觀的建立過程中，Gramsci 認為學校教育，特別是國小教育，具有解除迷思的積極

作用。他主張小學階段乃是兒童對其既有之狹隘個人主義世界觀、對其自身的一切傳統價值與行

動體系進行鬥爭，以建立符合當前時代世界觀的時期：科學概念與學生由其環境中所學來的知識

相互衝突，公民權利與義務概念也與其地區侷限或個人侷限的觀點相衝突。因此學校與風俗相對

抗，與傳統概念的殘餘相對抗。學校所教導的是一種更現代的觀點。(Gramsci, 1971, p.33)是以，

傳統的義大利國民小學乃在於追求一種目的：學校與風俗戰鬥，與每一種世界觀之殘餘戰鬥，藉

由覺察到簡單與基本事實本身也存在著客觀的內在自然法則，而開啟兒童的現代視野。Gramsci
指出小學階段的教育內容的兩個重要元素，即科學領域的基本知識與權利義務之基本公民概念，

Gramsci 企盼在小學教育歷程中，一方面能藉由科學基本知識讓兒童獲取自然規律，以破除那些

在侷限環境中所建構的各種迷信或錯誤知識；另方面則藉由公民基本概念對於兒童自身所既有之

狹隘的個人主義行為進行調整，得以建立起集體的公民意識，而進入到國家與社會秩序之中。 
 
 

二、教育學方法-勞動 
 

Gramsci 認為唯有以人的勞動（work）為方法，才得以聯繫社會國家秩序與自然法則之關係

他指出透過勞動，人得以參與自然並加以轉變、深化與擴展，社會與國家法則形塑出社會生活秩

序並對人進行管理，約制人與自然間的互動，此種互動的根源即是人類的勞動，透過勞動，人得

以掌握自然法則與生活秩序，因而勞動成為教育的一種方法：國家與社會法則創造出使人得以掌

握自然規律的人類次序，也就是助長人類的勞動。勞動乃是人類主動參與自然生活的一種特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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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目的在於轉變自然並予以社會化，使其得以深化與擴展。(Gramsci, 1971, p.33)此種國家社

會法則、自然法則與勞動間關係的建立，將使人得以藉由一套必然性的自由規律，來降低外在的

強制性，並減輕參與自然生活形式的勞動工作（設定規則以減低自行摸索的勞動），使勞動本身

能具有發展能力並實現生產力。在教育中，學習成功也須藉由勞動來達成，在勞動歷程中所伴隨

的單調、反覆的適應，必須以努力、專注、集中等態度為基礎，這些態度與習性的養成乃是學習

的核心：在教育中，對於兒童的處理，應當培養其確定的勤勉奮發、循規蹈矩、精神集中（即使

是體能上的），能夠專注在特定學科，若沒有機械式的重複訓練與方法上的行動無法達成。(Gramsci, 
1971, p.37)這種在學習歷程中所展現的學術性勞動，不僅需適應勞動在生理上所引起的疲憊，也須

適應勞動所引起的心理上的疲勞，兒童必須在自我規訓與自我控制的學習下，能承受心理-生理上

的訓練，經歷肌肉、神經以及智性上的疲憊才可獲得學習成功，這是「一種適應的過程、藉由努

力、厭煩與甚至是遭受痛苦才可獲得的習性」(Gramsci, 1971, p.42)。這些勤勉奮發、循規蹈矩、

精神集中等習性成為學習成功的關鍵。Gramsci 對於心理－生理訓練的關注，乃是他認識到傳統

知識份子家庭的兒童，較容易獲得此種心理-生理上的適應，因而在學習歷程中較易獲致成功。此

種源於家庭背景影響，而使得勞動階級家庭兒童在學習習性上的缺乏，必須藉由教育來提升，以

預備未來的知識份子生活。 
因此，勞動對於勞動階級兒童教育具有絕對的影響性，透過勞動不但得以將自然法則與社會

生活秩序法則聯繫起來，而得以掌握自然並進入國家生活，了解社會的責任與義務；同時也能夠

建構學術勞動的習性，養成身體與心理上的勞動習慣，而解除鄉村兒童與中產階級兒童之間的差

距，逐步發展從事傳統智性工作以及專業技能所必備的能力，而這些習慣與態度乃是勞動階級企

圖成為統治階級所應具備的習性。 
 
 

三、學校與生活的統一性與教師的角色 
 

Gramsci 覺察到學校教學與實際生活之間的對立問題，此種對立在教育現場中展現成為教學

(instruction)與教養(education)之間的嚴格區分，並導致學校教學與家庭教養之間產生不連續性。在

此種教學與教養對立的教育歷程中，學生被當作一個被動的學習者或是一個抽象觀念的機械式接

收者，老師教什麼抽象知識，學生就學習該知識，完全忽略了每個學生長期以來，糾纏在家庭、

鄰里、社區等社會文化間的相互關係對兒童意識的影響性，而這些關係必然不同於學校內的各種

教學計畫與課程計畫。原本學生在其生活中被視為理所當然的真理，卻由於與教育領域中的規範

不一致，而成為鬥爭的對象。因此 Gramsci 認為，學校生活基本上傳遞著一種比勞動階級更高級

的文化，此文化使得勞動階級兒童在學校中所學習的各種事實，不同於其在原本階級生活中的真

理，而產生學校與生活無法統一、教學與教養無法統一的問題。 
教學與教養之不一致問題的解決，Gramasci 認為是教師的責任，必須由老師的生動教學來統

一教學與教養的區別。教師必須洞悉學校與生活、主流文化與次級文化、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

間的差異，進而藉由有效的教學促進勞動階級兒童之文化的提升，以融入高等文化之中：老師必

須能覺察其所代表之文化與社會類型以及學生所代表之文化與社會類型間的對立；並且能具有加

速與調整學生之形式使順從於其所代表的文化，並與學生自身的文化進行鬥爭。（Gramsci, 1971, 
p.36）是以，教師的文化知覺素養成為勞動階級兒童是否得以擺脫既有態度與習性，並邁向統治

文化的關鍵。也僅有在具有文化知覺之教師的生動教學歷程下，學校所教導的真理才能夠與學生

原本的經驗相互聯繫，學校教學與教養才得以統一，而學生才能展現其主動性：……這些教育形

式與兒童心理學間的關係總是積極主動的與創造性的。如同勞工與其工具的關係是積極主動的與

創造的一般。一個定徑儀如同是一種抽象的複合體，但沒有此種定徑儀的刻度將無法產生實際的

社會關係，以實現各種觀念想法。（Gramsci,1971, p.42）因此真正學習發生在學生既有經驗與學

校生動教學的統一之下，學生的既有經驗成為學生後續學習的工具，學生的次文化乃其成長的橋

樑，藉由具文化知覺敏感度教師的中介，教學與教養產生有機的聯繫，學生不再被視為一個被動

的吸收體，而是一個主動創造的個體，而學生也將藉由主動性，賦予「自己一套秩序，並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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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幫助下，獲得自行積累的行李」(Gramsci, 1971, p.36)，在固有的階級文化基礎上，逐步建

構出高等統治文化。 
 
 

四、重視傳統人文課程的潛在課程價值 
 

Gramsci 重視傳統古典人文課程，並堅信其在擺脫迷思及啟蒙上具有重要影響性。Gramsci 認

為傳統課程反應整個義大利社會的傳統文化並表現出智性與道德生活模式。這些人文課程內涵除

強調基本讀寫算能力外，也重視拉丁文與希臘文法研究、文學及政治歷史等元素。對 Gramsci 來

說，這些課程體現雅典與羅馬的人文理想並且是義大利的文化本質元素，不具有實用上的立即性

利益，而是關注在學生個性的內在發展，冀望藉由吸收與同化現代歐洲文明的全部遺產，成為一

個具傳統文化素質的義大利國民：學習拉丁與希臘文並不是為了說話，也不是為了成為侍者、譯

者或商業書記，而是為了直接了解希臘與羅馬的文明－一種作為現代文明的必要先決條件的文

明，換句話說是為了成為自身，使自己能夠意識地了解自己。（Gramsci, 1971, p.37）Gramsci 特

別強調拉丁文的學習，認為拉丁文乃是一理想的課程要素，但此種影響性本身並非在於拉丁文內

涵，而是在學習拉丁文歷程中能和使用著的現代拉丁文（即義大利文）相互辯證，使兒童能夠養

成依照特定方法對拉丁文進行研究與分析的習性，了解到整個形式邏輯、分析相對立觀點之間的

矛盾、語言的歷史發展，以養成推理、抽象與整合性思考的能力，而在此歷程中兒童經歷了各種

不同的文學發展階段。他進入歷史之中並獲得對生活與世界的歷史性理解，而成為第二天性，是

以 Gramsci 對於拉丁文或希臘文等古典課程的重視，除強調此學科作為建構學生成為一現代歐洲

公民之基本素養的價值之外，更重視這些學科訓練促使兒童發展出分析、批判與理性思考等智性

工具與學術勞動習慣的潛在課程影響。這種高等思維能力的建構以及習性態度的養成，對轉變勞

動階級的態度具有重要性。 
質言之，Gramsci 認為教育對勞動階級來說，具有批判並提升勞動階級兒童既有的常識觀感、

並將學生導入社會生活的積極功能。在勞動方法的運用下，學生能夠將社會生活規則與自然法則

相互聯繫，理論與實踐相互整合，以擴展其運用自然的能力。藉由教育中的勞動歷程，學生能夠

建立勤勉努力、專注、集中精神、自我規訓等正向態度，並且在反覆性練習中培養兒童能承受心

理與生理上的疲憊習性，逐步發展其從事智性工作與專業技術的能力。此教育目標的達成 Gramsci
指出必須建立在學校生活與家庭生活的統一性之上，學校教師必須能夠珍視學生的舊經驗，教學

策略考量學生的生活經驗，降低學生在學校中所學得與其既有經驗之間的衝突與差異，教師應當

具有文化知覺，能覺察源於不同階級學生間在校園生活、學習方法、語言使用等層面上的差異。

為能夠讓整體勞動階級兒童提高其階級文化水平，Gramsci 認為應當以共同文化傳統為課程主要

內涵，重視基本讀寫算能力、文學、歷史等，強調希臘文與拉丁文的學習，希望兒童能夠在學習

古典人文課程的歷程中，成為一個了解歐洲文明的現代義大利公民。 
 
 
 
 

肆、共同學校體制與內涵 
 

關注在整個勞動階級能夠成為統治階級的使命上，Gramsci 認為 1923 年義大利國家所倡議的

教育改革行動，阻礙了勞動階級整體階級意識的發展而形成勞動階級的教育危機，他主張應當藉

由共同學校體制來扭轉此種現象。以下將先考察 1923 年義大利教育改革的內涵與所構成的勞動階

級教育危機，接著則闡述 Gramsci 之共同學校體制內涵。 
 
 

一、勞動階級教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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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sci 指出 1923 年義大利墨索里尼法西斯政權推動 Gentile Reform 教育政策改革，其目的

乃在強化資產階級與勞動階級的區分，維繫統治與被統治的政治關係，並阻礙勞動階級之霸權建

構，導致整個勞動階級的教育危機。他認為 Gentile Reform 教育政策改革，一方面在中學階段擴

張職業教育體系，縮減傳統人文學校，而形成職業教育與傳統人文教育的過早分流；另方面則由

於人文學校的縮減而限縮古典人文教育的受教對象，無法使作為文明基礎的古典人文教育普及

化。Gramsci 指出 Gentile Reform 教育政策改革，將導致當代整個培育勞動階級知識份子中堅的政

策危機，此危機也是整個勞動階級無法產生其自有階級知識份子的重大危機，關乎著勞動階級未

來命運。 
Gramsci 指出這些危機展現在學校組織與課程等兩個層面上：一方面展現在職業學校與普通

高中分流所帶來之社會階層固化的危機；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此種分流所產生對於專業化以及一般

性與人文主義教育如何在教育中實現上。在社會階層固化的危機上，Gramsci 認為：此種趨勢在

今天乃是放棄那種非提供立即利益或構成性的學校類型，而僅保存極少數的為那些無須擔憂前途

之優秀男女菁英所設立的學校；而另一方面則是大量專門職業學校的穩定成長，在這些學校中學

生的未來與命運已被預先決定。(Gramsci, 1971, p.27)由此看來，Gramsci 認為此種在中學階段所進

行之職業學校的擴張，乃是將學校教育鎖定在追求立即性實際利益的學校，並凌駕於不具直接利

益的傳統人文主義學校之上，導致傳統文化傳遞的式微危機。職業學校與傳統人文學校之過早分

流的功能，則讓不同社會群體擁有其自己類型的學校。表面上此種分流以及職業學校擴張的多樣

化現象似乎呈現出民主的象徵，但實質上卻是藉由此民主化印象，促使勞動者專注於技術升級，

以將社會差異予以永恆化，將多數勞動階級兒童導入職業教育，培養專業技能，使其專注於職業

實務，進一步強化社會分工與社會階層的區隔，來阻止廣大的勞工逾越階級分野而進入統治階層，

以維持一種統治與被統治關係（Gramsci, 1971, p.40）。此種教育分流制度實際上乃是馬克思主義

之「異化」論點在教育領域中的展現(Miriam, 1984)。 
另外，在一般性與人文主義教育如何在教育中實現上，Gramsci 認為隨中學階段之技術學校

的擴張而限縮傳統人文學校發展，進而危害傳統希臘羅馬文化傳統作為現代文明之基礎的價值： 
工業基礎的發展無論是對於城市或鄉村，皆意味著新型城市知識份子的需求，因此在古典學校之

外也逐漸發展出技術學校（職業的非手工的），而此情境將使得一般文化之具體方案，植基於希

臘羅馬傳統的一般文化之人文方案的根本原則受到質疑。(Gramsci, 1971, p.26-27)Gramsci 認為工

業基礎的發展，意味著新型知識份子的需求增加，因此各種技術職業學校興起擴張，但在中學階

段卻壓縮到傳統古典人文學校的發展，使傳統古典學校僅成為少數統治階級的搖籃，而技術學校

則屬於從屬於勞動階級群眾，此種趨勢不但將階級差異予以結晶化，更使得植基於希臘羅馬傳統

並作為一般性文化的具體基本素材受到質疑危害，而失去對整體教育體系的信任。 
面對教育結構與課程上的危機，Gramsci 認為教育改革的焦點，應當環繞在促使廣大的群眾獲得

統治能力之上，來打破僅為少數精英所提供之傳統人文主義教育與成為被統治群體之職業教育之

間的區分，使每位國民能接受傳統人文教育的薰陶，並以此為基礎發展自身：民主……並非意味

著非技術勞工成為更有技術的勞工，而是意味著每個公民能夠統治，而且即使抽象的條件下，社

會應當提供達成此種目的的條件……確保每一個非統治者得獲得達成此目的的技術訓練以及準

備。(Gramsci, 1971, p.40)Gramsci 深信讓每個公民，特別是讓勞動階級群眾能夠獲得統治之術，不

僅僅是理論上推演的烏托邦，而且具有歷史發展的可能性。他認為藉由原本僅能由傳統精英所接

受之傳統人文教育的普及化，作為教育的共同基礎，得以確保每個個體能成為能獨立思考、研究

以及具統治的能力，且使勞動技術能力以及智性工作能力達到一種平衡，進而打破並超越階級差

異之社會現實。 
綜言之，Gramsci 認定義大利教育改革是對新技術與新專家需求的反應，但由於過早對學生

進行職業與人文學校的分流，致使此教育改革的焦點鎖定在社會階層區隔的結晶化而非關注技能

提升之上。雖然此種教育改革趨勢，藉由職業學校內部分化來提供勞工更多的民主選擇機會，並

鼓勵社會群體之內的專業化朝向更高等級邁進，能使勞工成為更具技術的勞工，並創造出一種民

主意識型態的印象而受到群眾之認可。但對 Gramsci 來說，此種藉由提供群眾選擇的機會，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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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一種無須權力的積極執行下即可掌握社會變革的情境，應當將之理解為資產階級掌握社會變

革的一種手段，也就是統治階級的被動革命(Passive revolution)策略，此種被動革命策略基本上乃

是統治階級主動導引社會變革以消解被統治階級之主動革命的策略，係以持續維繫其統治為前

提，目的在於阻礙勞動階級革命的發展。因此社會變革的發生，要求勞動階級採取一種反被動革

命 (Simon, 1991)之策略，亦即在教育領域中，能讓勞動階級由古典人文傳統教育之基礎上，逐漸

學習統治之領導技術，以建立起整個勞動階級之知識份子階層，作為邁向階級革命的代理人。 
 
 

二、共同學校體制的規劃 
 

前述指出 Gramsci 批判當時義大利教育改革之目的，乃企圖為每一社會群體量身訂做並建立

屬於自身的學校類型，來維繫統治與被統治之傳統功能，此改革隱含對勞動階級發展之限制，並

引發勞動階級革命危機。Gramsci 認為此危機的解決並不是設立更多元的職業學校類別或階層，

而應當成立單一類別的文法學校體制，即設立共同學校（common school）來消解義大利教育改革

所形成的危機問題，以作為危機的合理解決方案：首先應當是灌輸一般性、人文性與構成性之普

遍基礎教育的實施，此做法能夠保持體力勞動能力與智力勞動能力之間的發展平衡，藉由共同學

校教育，經由職業導向中的重複性經驗，學生將可以進到專門化學校或進入生產工作。

(Gramsci,1971, p.27)上述引文勾勒出 Gramsci 所倡議之共同學校的兩個主要特性，一方面共同學校

體制具有灌輸普遍、人文與形式文化之特性，以發展學生的普遍智性能力為目的，而非將學生導

向任何特定職業的基礎。而這些能用以發展兒童之普遍智性能力的基本課程，Gramsci 認為應包

括讀、寫、算、地理、歷史等基本課程，同時需納入國家生活中的權利與義務關係課程，以提供

學生作為挑戰既存的常識觀感與建立新世界觀的基礎，達成智能發展與社會民主生活間的統一

性。由 Gramsci 的政治理論而言，也就是以作為民族生活與文化本質元素之希臘羅馬歷史傳統所

體現的人文理想為內容，促使每個個體獲得一種尚未分化的共同文化、基本的思維能力以及發展

自身生活方式，而能培養青年男女，在智性與實踐上的創造力、自我導向與開創的能力，導引他

們到一定成熟階段並進入社會活動之中 (Gramsci, 1971, p.29)。共同學校的另一個特點則是學生能

在共同學校教育體制中，不斷嘗試職業取向，並接著進入下階段之專業技術學校、大學抑或進入

生產性工作。個體藉由在共同學校的基礎教育中不斷地嘗試未來發展傾向，而將學校與社會生活

間的關係予以統整，建立學校與勞動世界之間的連續性(Ransome,1992)，共同學校意味著智性與

工業勞動關係的起始，不僅在學校而且貫穿整個社會生活(Gramsci, 1971, p.33)，讓教育超越單純

的技術職業技能訓練領域，而使勞動階級的智性與社會勞動之間建構出一種新的關係，此種關係

不僅在學校之內而且包括整個社會生活。 
Gramsci 對共同學校體制之實際規劃有其獨特的見解。他認為共同學校必須是一種強制的義

務教育，要求國家較高的介入形式，是一種公立、義務化的設計，以及由國家支應預算的中央集

權體制，而此種教育體制也須排除私人的介入，以保證學校有教無類不分階級與族群，達共同教

育的普及化，因為只有在這種形式上，教育才能普及整個世代，而不是劃分為集團或等級(Gramsci, 
1971, p.30)。 

在體制的改造與設計上，Gramsci 由現行的中小學學制著手，主張在原有的中小學修業年限

中，重新配置教育歷程的各個階段：包括三到四年的小學階段、六年的中學階段，並在十五六歲

時，完成所有階段；Gramsci 認為共同學校應當是具有日夜集體生活的寄宿型學校，需要提高師

生比，來確保教學效果，並鼓勵集體合作與個人的研究；學校的建築則應當仿照大學設計是一個

擁有宿舍、教室、專門圖書館、進行課堂討論的學院(Gramsci, 1971, p.31)。 
Gramsci 也指出幼稚教育對勞動階級兒童在學習上的重要性，他認為勞動階級家庭與學校教

育體系的價值差異，導致勞動階級家庭兒童在學習效率上的低落問題。而此問題的解決，Gramsci
認為應當藉由早期適應機構的成立來著手，如公立的幼稚園或其他社會機構，讓勞動階級兒童能

夠習於遵守集體紀律，獲得學前應具備的知識和習性，而得以達成與小學之間的接軌，降低勞動

階級家庭兒童在學習上的劣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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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論，Gramsci 指認出共同學校教育的兩個發展階段，首先是主動性學校（active school）階

段，接著是創造性學校（creative school）階段。由主動性學校到創造性學校階段的過渡，乃是由

純粹教條式的傳授過渡到創造性、自主和獨立工作，及從具體強制的、自上而下監督的學習紀律

的學校階段，過渡到養成理性的自我紀律和道德獨立自主的學校階段。因此主動性學校到創造性

學校階段的完成，即是共同學校最終目標的達成。 
當共同學校處於主動性學校階段時，Gramsci 認為其教育目標主要在於實行紀律以達成齊一

化，獲得一種從眾主義（conformism）的習性，此階段必須將某些限制加諸於自由主義的意識型

態上，並強調實現成人世代的國家責任，以形成新的世代，並建構出掌握自然資源的合適方法與

形式；而當處於共同學校的創造性階段時，Gramsci 則認為應當：根據已經達到的集體化社會型

態，其目的在於發展個性－那種已經獲得獨立自主和負責精神的個性，而且具有一種堅定與同質

性的道德與社會良知。(Gramsci, 1971, p.33)因此，創造性學校乃關注在人文主義的基本價值，並

能獲得在後續大學研究或職業領域之發展所必要之智性上的自我規訓和道德獨立自主態度，促進

個人責任與獨立元素的發展(Gramsci, 1971, p.32)。Gramsci 認為在創造性學校中，學校的基本活動

乃呈現在課堂討論、圖書館、實驗室中，而學習的發生源於學生自發性與自主性的努力，能掌握

與自然互動的方法，經歷真理的發現歷程，而進入智能成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教師只是執行協

助領導的角色。 
是以 Gramsci 企圖藉由共同學校體制的建立，將原本侷限於少數統治菁英階級的古典文化傳

統教育，轉化成每個個體均可接受的普遍基礎教育內涵，破除古典教育與職業教育間過早分流之

制度及其所形成之社會階級間的固有差異，並在教育歷程中，養成基本的思維能力、發展智性與

實踐上的創造力、自我導向與開創的能力，轉變勞動階級的生活態度與習性，獲得統治所需的能

力，逐步建構其自身的知識份子，進而扭轉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並成為勞動階級建構高等文化、

獲取市民社會文化霸權的基礎。 
綜言之，Grmsci 所構想的共同學校，其主要目的一方面在於解除義大利教育改革所形成之過

早分流及所連帶之階級流動固化危機；另方面則是企圖讓勞動階級兒童能如同統治階級兒童一

樣，接受古典傳統人文教育的薰陶，以發展學生的普遍智性、能開創自我並成為一獨立思考的個

體。對整個教育體制，Gramsci 勾勒出幼稚園、共同學校（小學與中學階段）、大學和技術教育

階段的教育制度藍圖。Gramsci 認為為提升勞動階級兒童在階級生活中所建構的各種習性，必須

提供公立幼稚教育網絡，使兒童養成遵守規律習慣並建立進入小學所應具備的知識與習性，以弭

平與中上階層兒童間的學習落差；而在共同學校階段，則應發展普遍的智性能力，重視人文課程

對個體的陶冶功能，讓每個個體能具有基本的思維能力、重視社會規律、國家與責任、權力與義

務，進而逐漸開展自我，使自身能成為具有理性且自我規範的獨立個體，從而與大學研究或職業

技職教育接軌。是以，Grmasci 傾向延遲教育分流的制度，強調在大學階段之前，應藉由共同學

校為各階級兒童建立起共同傳統文化，並在此階段讓學生由他律過渡到自律，嘗試自身對學術研

究與職業教育上的志趣。Gramsci 此種教育體制構想，乃關注在整體勞動階級文化水準與階級態

度的提升，以及成為勞動階級培養其有機知識份子的基礎，同時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正

義的展現。 
 
 
 

伍、由 Gramsci 的觀點反思台灣學校教育現況 
 

前述論及諸多 Gramasci 之學校教育理念及其所構想之學校教育實然面上的各種論點，這些論

點關注勞動階級的世代發展，並與 Gramsci 之勞動階級革命理論相連繫，本部份將由這些觀點反

思台灣教育現況。 
 
 

一、 階級差異與階級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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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sci 憂心此種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固化現象，阻礙勞動階級未來的發展，認為必須藉由

學校教育才得以發展與啟蒙勞動階級，並提升其文化水準與智性層次，進而擺脫既有的階級架構。

在學校教育中，Gramsci 強調國家積極介入勞動階級教育的功能，主張應建立一種由幼稚園到共

同學校（中學）的義務教育體系，以從根本上改變整個勞動階級的態度。 
就當前台灣之國家介入勞動階級教育情況而論，基本上乃展現在對弱勢族群之教育補助以提

高就學率層面上。在幼稚教育階段，台灣藉由「扶持 5 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中低收入

家庭幼童托教補助」、「原住民幼兒就讀公私立幼稚園學費補助」等方案（國立教育資料館，2007），

促進弱勢群體兒童幼稚園的入學率，並朝向國民義務教育向下延伸一年的目標前進；在義務教育

階段則由九年義務教育朝向十二年國民義務教育規劃，將全體國民納入；而在大學階段則透過中

低收入家庭補助、家庭急難救助以及就學貸款等措施，增進弱勢族群的大學入學率。上述台灣國

家由社會補助介入弱勢群體的策略，確實能提升勞動階級之就學率，並展現出國家基於公平與正

義對勞動階級進行補充的現況，但就勞動階級之階級態度與習性而言，仍需結合課程開放、師資

等多方面改革，才得以奏效。 
 
 

二、 延緩教育分流之教育體制規劃 
 

在共同學校的規劃中，Gramsci 強調延緩教育分流的設計，認為在大學階段之前應當採取綜

合高中形式，不宜過早進行教育分流，以免造成階級流動僵化，不利於勞動階級的社會地位提升。

反思近年台灣在高中教育改革上，係藉由職業學校轉型為綜合高中以及設立完全中學等政策來提

升高級中學的校數與學生數，朝向延後分流發展趨勢，在此類政策的推動下，台灣高級中學學校

數由 1991 年的 177 所增加到 2006 年的 318 所，學生數則由 218061 人增加到 419140 人；而在高

級職業學校上，則由 1991 年的 212 所降低到 2006 年的 156 所，學生數則由 475852 人減少到 335554
人。1991 年高中與高職學生數比約為 3（31%）比 7（69%）；到 2006 年，學生人數比則成為 11
（55%）比 9（45%）（教育部，2007）。此發展趨勢結合台灣未來十二年國民義務教育的規劃與

推展，將具有延緩分流的功能，為勞動階級之階級流動創造機會。 
 
 

三、傳統文化作為轉換勞動階級習性的要素 
 

在課程之實際內涵上，Gramsci 強調歐洲希臘與羅馬歷史文化對改變整個勞動階級習性的重

要性，藉由一般性通識文化來塑造勞動階級兒童自我概念，以形塑兒童成為一現代的義大利公民。

反觀在當前台灣政治轉型中，此種一般性通識文化要素，處於既有傳統文化被解構，而新型文化

尚未形成的過渡階段，亦即中國文化式微而台灣主體文化尚未建立的時期。此種現況的持續將阻

礙台灣兒童自我認同的發展，且無法藉由歷史反省自身，建構自我概念與意識，從而培養一個現

代台灣公民，因此如何重新建立台灣歷史文化傳統與價值將成為台灣國家的基本要務。 
 
 

四、教學信念與方法 
  

Gramsci 相信人具有能動性，認為人能藉由學校教育，覺察社會結構限制，進而啟蒙自身，

習得自然、社會生活規律，展現出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進而發展自身成為一獨立思考的成熟個體。

此理想與國內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所主張「將孩子帶上來」的核心思維相符合，九年一貫課程堅信

每一個兒童的可塑性並導向自我實現的可能；而在學習上，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中倡導學校本位課

程的規劃，藉由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將不同地區兒童的生活經驗予以課程化並成為學習素材，

以發展兒童高等思維能力，此種觀點與 Gramsci 重視學生經驗連續性的理念相符合，認為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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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階級生活所建構的經驗為基礎，並導入學校生活之中，得以由一種抵抗最少的路線，讓學生

逐漸融入相對上具有較高等文化的學校生活中。然而 Gramsci 強調兒童藉由心智與體能上的勞

動，以作為發展未來勞動階級知識份子的基礎的主張，則與國內現況有所差異，臺灣在九年一貫

課程改革中雖然強調基本能力的養成，但在升高中及大學入學之學力測驗作為篩選工具的影響

下，整體教育方法仍舊偏重於心智上的勞動而忽略體能性勞動的重要。 
 
 

五、教育人員的文化知覺 
 

Gramsci 重視知識份子對學生的啟蒙角色，認為教師應具階級文化知覺，覺察資本社會中不

同階級兒童在學習上、文化上、語言上與生活習慣上的差異，進而避免產生勞動階級文化再製現

象，以提升勞動階級兒童的習性與文化。然而國內研究指出，台灣國小教師通常缺乏文化再製現

象的知覺（許誌庭，1999），致無法覺察到影響勞動階級學生學習表現不佳的階級文化因素，且

輕易地將之歸因為能力不足。此種缺乏文化知覺能力的現象，可關聯到國內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規

劃上，以小學師資應修習的 40 學分為例（包括基本學科課程 10 學分、教師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

課程 10 學分、教育方法學 6 學分、選修 10 學分、教育基礎課程 4 學分）（教育部，2003），課

程中能發展教師文化知覺的課程僅有教育社會學一門，整體師資培育課程較傾向教學技術的精進

與培養，缺乏養成教師文化知覺能力的課程內容，致無法培育出具有文化知覺的教師，而在教學

實務中限制勞動階級之學習效果。 
 
 
 

陸、結語 
 

Gramsci 的勞動階級學校教育構想與其政治理論息息相關，他企圖在資本主義階級國家的體

制中，建立一種有利於勞動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教育體制。Gramsci 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統

治階級藉由被動革命策略來阻礙勞動階級的霸權建構，並維繫既有的國家生活秩序，因此他認為

當時義大利法西斯政權，藉由擴大職業學校數量與類別、限縮古典人文課程教育對象等教育改革，

作為被動革命策略，來維繫既有階級差異鞏固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因而形成勞動階級的危機。

此勞動階級危機的解決，Gramsci 認為必須透過一種以發展普遍智性能力而非導引任何特定職業

的共同學校體制作為策略。 
藉此種教育體制，一方面解決過早進行教育分流的問題，作為破除社會階級差異的基礎；另

一方面則藉由共同學校之教學歷程與課程訓練的勞動，將兒童導入國家秩序中，發展身體與心理

的學術勞動習性，養成主動積極、能集中精神、習慣反覆單調，而轉變其既有的態度。Gramsci
的勞動階級學校教育構想乃是其勞動階級革命策略的一環，目的在為勞動階級自身發展出一個作

為統治階級所需的態度、能力與階級意識，提升勞動階級的智性水準，並逐步建構知識份子集團，

在市民社會中獲取霸權，以實現其建立新國家的最終目的。 
雖然 Gramsci 築基於其政治理論並提出對勞動階級學校教育的精闢見解，但仍有部分觀點尚

待釐清，這些觀點主要肇因於其對於學校課程內容之保守性。檢視 Gramsci 對學校課程內容的選

擇，可以發現他對古典人文主義價值的強調，關注讀、寫、算、幾何、歷史以及拉丁文與希臘文

等課程，而此立場似乎與其激進的政治革命理論格格不入，何以 Gramsci 作為一個激進的社會主

義者對學校課程具有如此保守性，且排除對學校教育課程直接進行激烈改革的策略？Gramsci 似

乎有意區分學校教育結構與課程內容對於勞動階級的影響程度，同時賦予兩者不同的任務。首先

在學校結構對於勞動階級的影響上，Gramsci 認為職業學校與古典人文學校的區分，是區分統治

階級與勞動階級並造成社會階級差異結晶化的統治策略，不利於勞動階級的革命進路，因此極力

反對；而在課程內容選擇上，Gramsci 似乎忽略課程內容作為霸權建構並傳遞統治階級價值觀的

可能性，強調藉由學習古典人文課程以轉變勞動階級兒童之習性、態度，發展作為統治的合適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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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使其能經歷身體與心理上的勞動習性，作為發展未來智性工作的基礎，在此點上，Gramsci
對課程採取一種中立性的觀點，此立論也許與其自身的教育經驗有關，因為若過於強調課程對於

政治立場的功能，那麼將無法解釋 Gramsci 何以可成為一個激進革命政治家，是以對 Gramsci 來

說，個體的政治立場似乎較少受到課程的影響，而是受到社會各種文化組織與政黨的領導影響較

大，如同 Gramsci 所言：「政黨乃是新的統整性與集權主義的知識份子階層之精心製造者，也是

一只坩鍋，將理論與實踐熔於一爐 (Gramsci, 1971, p.335)」。 
由課程問題也衍生出另一教學的理論問題。Gramsci 認為在學校教育教學歷程中，教師扮演

聯繫教學與教養、學校與生活的角色，要求教師必須能夠洞悉其自身文化與學生階級文化的差異，

此功能的發揮要求教師具備文化知覺素養，然而 Gramsci 似乎過於樂觀，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教師

通常認真地扮演維繫既有霸權建構的角色，不具有文化知覺能力，導致無法接納勞動階級兒童並

對其進行分類與排斥。是以 Gramsci 企圖藉由教師來實現對勞動階級的啟蒙功能，並藉由學校教

育形成勞動階級知識份子階層的理想似乎仍然屬於理論假定。勞動階級學校教育所面對的困境，

使得我們終於理解 Gramsci 為何做出「如果我們的目的在於從一個傳統上尚未發展出合適態度的

社會群體中，產生一個新的知識份子階層，包括那些最高程度的專家，那麼我們必須克服前所未

見的種種困難（Gramsci, 1971, p.42）」註腳的原由。雖然 Gramsci 所構想之學校教育的政治時空

環境已與現在大相逕庭，但其勞動階級學校教育的各種理念，對當前台灣學校教育而言極具啟發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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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schooling conceptions of Antonio Gramsci in his Prison Notebooks, intents 
to outline a schooling institution appropriate for labour class. The schooling conceptions of Gramsci tie 
closely with his hegemony and intellectuals theories. Gramsci is concern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stratum for labour class itself via schooling, because this stratum plays a key role in 
struggling for hegemony of civic society. Hegemony of labour class is the preconditions acquires 
sovereign toward new state formation, namely communism. Under the current Capitalism hegemony, 
Gramsci initiatives “common school” as a strategy to enlighten consciousness of labour class. Labour 
class’s children can learn general culture as a modern Italy civilian, then translate their attitudes, habits 
and consciousness into ruling class’s in the period of common school. The key element for success of 
labour class’s schooling is “work”.      
 
Key words: hegemony, intellectual, education, labour class schooling. 
 
 
 
 


